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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读苏轼贬谪人生

 ———再读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

【摘要】苏轼一生过得快乐，无所畏惧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依然能保持豪迈与自信。他保持天真纯朴，终身不渝，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厉害谋算，与他的人品格格不入，他一生的经历，正是他本性的流露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期的作品，开篇气势浩大，波然壮阔，被誉为豪放派的典范之作，抒发的是苏轼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及壮志难酬的悲凉，然而细细品读则可发现这更像是苏轼对自我人生的从新解构，是身处逆境的泰然处之，表现的是从追求政治走向平淡人生的心路历程。

【关键词】贬谪 豪放 平淡人生
 苏轼是我们熟知的一位宋代大文豪，中学时代我们就接触过他的许多作品，像词类的《水调歌头》、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诗歌类的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、《题西林壁》等等，在我们印象里苏轼是一位旷达豪放的大词人，即使是身处逆境，他也能保持自信与豪迈、执着与进取，是一位典型的豪放派代表，他的词作也总给人留下积极的印象 。

然而同很多文人一样，在苏轼的人生中也有过被贬谪的灰暗时代。宋神宗元丰二年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，这对苏轼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受到最沉重的政治打击，面对快年过半百的自己，突然被抛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原先的理想追求一下子中断了，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不知所措，生命陷入空白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”[1]（《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》）（本文以下引用诗词的内容均出于同一本书）这是他当时处境和心情的真实写照。并且在黄州，苏轼的生活是过得很凄苦的，他在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说道：“得罪以来，深自闭塞，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，与樵渔杂处，往往为醉人所推骂，辄自喜渐不为人。识平生亲友，无一字见及，有书与之亦不答，自幸庶见免矣。”与朋友在地理和心灵上的逐渐疏远，更增加他内心的孤寂痛苦。但是也正是这场灾难，塑造了一位真正的文人苏轼，正如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言: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违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文人一但遭到挫折，他们的满怀悲愤就会倾注笔端，化作篇篇千古绝唱的经典之作。苏轼也是如此，在黄州的四年时间里，共创造词作80余首，在数量上达到了最高峰，并且词的内容广泛，风格多样，思想丰富，像前后《赤壁赋》、《临江仙》、《西江月》、《定风波》、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等这类脍炙人口的佳篇可谓俯首皆是。

我们总是折服于苏轼那种能在逆境中笑对苦难的豁达，崇拜于他的豪放气概，说到他的豪放，我们就会想起他大写“大江东去”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

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      遥想公瑾当年,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。谈笑间、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

一开笔就写出了声势浩大、波澜壮阔的长江之水，正是这种笔触，“大江东去”常常被引为苏轼词风的特点，这首词也就被认为是他豪放词中的典范。在中学时代，老师也将这首词定位为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之作，认为它的主旨是表达苏轼对英雄业绩的向往，建功立业的渴望，作品抒发的是词人壮志难酬的悲凉之感，但是，是否真的如此呢？

这首词是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二年，前面说过，在黄州苏轼的心情是十分低落消沉的,他曾在《江城子·梦中了了醉中醒》中说:“梦中了了醉中醒。只渊明，是前生”，还把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改造为《哨遍·为米折腰》，称自己“我今忘我兼忘世”，感慨“万事到头都是梦”，甚至产生过“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”的思想。所以，我想当他游访赤壁，看到滚滚东路的长江水时，想起的不是对那个雄姿英发、指挥若定的英雄人物所创伟业的羡慕，而是更多的对他们最终也逃不出“灰飞烟灭”、在历史长河中被“淘尽”的结局感慨。“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”即使他们曾经这样的春风得意，但终究一切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。在这里苏轼不是想通过自己和周瑜的对比，来表达自己对古代英雄的赞美和抒发壮志未酬的感慨，而是将古代英雄和自然宇宙去对比，以此来说明即使像周瑜这样的少年英雄，和长江相比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既然“千古风流人物”尚且都这样被“淘尽”，何况自己入不了风流人物之列的人呢？自己曾想“济苍生，安社稷”，建功立业，要做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，但结果却是落得被贬黄州，徒生白发。苏轼想通过自我嘲解，将自己从消沉悲观中解脱出来，让自己不平的内心获得宁静。面对一泻东去的长江之水，他感悟到人要想永恒不朽，只有回归自然与天地合一，与江月合一。“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”，人生就像一场梦，何必让种种闲愁萦绕于心呢？无论你是叱咤风云的、一世之雄的“千古风流人物”，还是流落江湖野草的芸芸众生，都将在历史长河中乘流待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人生中的一切追求欲望，特别是对功名事业的追求，以及在追求过程中利害得失引起的悲喜忧乐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在此苏轼抒写的不是对英雄人物的羡慕，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思考。“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表现的是苏轼超越苦难的心路历程。它并不是豪放，不可让关西大汉, 执铜琵琶和铁绰板, 唱“大江东去”。它应当是平和的, 是一个智者对生命的悲剧意识的消解与超越。”[2]我更加同意这个观点，这首词是苏轼对自我人生的从新解构，从追求政治抱负走向体验平淡人生。

纵观苏轼一生，屡遭艰危，晚年更是被一贬再贬。“但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，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，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对待接踵而来的不幸，以平常心对待一切的人生变故。”[3]正是这种身处逆境而泰然，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意识，使他在历史长河中没有被“淘尽”，留给了后人一个坚定、沉着、乐观、旷达的文学巨匠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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